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酷刑演示：铁椅子








【明慧网】“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我的命。我能幸免于难是因为我跑到了这棵椰子树、爬了上去躲在树上，才活了下来。”这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中，萨摩亚群岛上的一位幸存者对英国《卫报》记者谈出的逃生感言。此天灾造成11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丧生。


日本据报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且最密集的地震检波网络，以及最深的海啸防波堤。福岛县政府曾在官方网站上写道：“福岛地质基础牢固，罕有大地震发生，是一个可靠安全的做生意之地。”然而2011年9级地震不期而至并引发海啸，不但令日本先进的地震预警海啸保护系统几乎完全失灵，而且摧毁福岛第一核电站、继而引发核泄漏，更是福岛县政府及日本人远未料及的。


可是，谁又能说大海啸来之前没有预警呢？南亚大海啸过后，野生动物专家对路透社记者说：“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……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，它们有第六感。它们了解要发生的事情。”


上天是有预警的，只不过是人类的感官感知不到、人类自以为“发达”的科学技术的探测能力还十分有限而已。


中国民间有句老话：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。《易经·系辞上传》言：天垂象，见吉凶。古代修炼道行高深的人通过观天象变化，能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宇宙运行规律及其对人世间的影响——将要发生的、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，此所谓“天机”也。


而今在中国大陆，天象已通过最明白最直接的方式在人间展示。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“藏字石”现世。巨石断面显现出六个大字“中國共產党亡”，媒体报道，经多批中国最权威的地质、古生物专家考证，石龄已有2.7亿年，字乃海绵、海百合茎、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“浑然天成”。


专家认为此种事件的随机发生概率是“一万亿分之一”，但奇迹却发生了；与其说是奇迹，不如说是神迹，说白了，就是天意，天要灭中共，其几十年的血腥历史必将要被清算。


因为是天谴，那些发誓要“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”、“为党奋斗终身”的中共党团队员们，就危险了。是继续跟党走、陪中共承受那不期而至的天惩以应自己曾发下的誓言，还是脱离邪党选择逃生呢？


如今，一亿五千多万曾加入过中共组织的炎黄子孙选择了逃生。他们以化名或真名在海外退党网站（tuidang.epochtimes.com）上已公开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、少先队），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了新的、光明的选择！


上天发出预警，就是在给人留出逃生的时间——却也有结束的那一刻。








2014年01月20日


  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，主题任意（不能空白）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

 











青年教师经历前进劳教所解体前的疯狂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毒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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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视自焚镜头：1：灭火器喷射的同时，一手臂抡起，猛击刘春玲的头部；2：重物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后被弹起；3：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；4：一名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，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。








酷刑演示：长时间罚坐小凳子











截至2014年1月中旬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1.55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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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“藏字石”风景区门票图案





上天的预警








莫志奎、刘凤成、张金库在呼兰监狱受迫害近况





【明慧网】黑龙江省依兰县“3-29”绑架案，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，其中七位女学员已经被转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；七位男学员被转押到呼兰监狱。


被冤判十二年的法轮功学员莫志奎，始终是零口供，九月二十九日被关押到呼兰监狱后，便被迫害的腿不好使，被关押在呼兰监狱医院（监狱医院也是个很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）。


自从到呼兰监狱后，莫志奎一直被强制“转化”迫害。因在狱中喊“法轮大法好”，被监狱视为所谓的“头儿”。依兰县到呼兰监狱约三百多公里，家属两次去呼兰监狱看望莫志奎，监狱都没让接见。


目前刘凤成被整天罚站，被迫害的面无血色，非常消瘦。


张金库十月二十一日被两个人架着胳膊，到接见室，浑身哆嗦，用微弱的声音对家属说“有一个穿白大褂的打我”，话音刚落，姓王的科长便立即让人把张金库拖走。自那以后家属又去了四、五次，再也没让接见过。


呼兰监狱，对被“转化”了的人，也不让家属存钱、存物，和犯人一起，一百五十人睡一张大铺，只能立肩儿，上厕所回来就没地方睡了，行李潮湿，虱子抓不净。早上五点起床，六点出工，一直干到晚上七点，有时加班到九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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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）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，左先凤，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最后关押的一位法轮功学员，走出劳教所的大门。两年零二个月的酷刑折磨，恶警们失去人性的一幕幕表演，刻在了左先凤的记忆中。而前进劳教所这个人间魔窟，也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


 左先凤女士，三十三岁，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学青年英语教师，为人正直诚恳、宽厚善良，工作兢兢业业，教学能力强、效果好，曾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任、县级骨干教师，她的课曾在县级公开课中获奖，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好评，得到教育界领导的赏识。可是这样一个好老师，却不断遭受到中共的迫害。 


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，左先凤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恶意构陷，被绑架到依兰县拘留所。十一月十九日，拘留所副所长梁杨、教导员金志伟、狱医王一博三人将左先凤劫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。下面是左先凤女士自述其在前进劳教所第二次非法关押的遭遇。 


 入所　殴打　“坐小凳” 


 刚一进劳教所的大院，拘留所副所长梁杨、教导员金志伟、狱医王一博这三个人也都感受到了劳教所的阴森与寒冷。劳教所管理科科长张波，把我们带到卫生所强迫我体检，我没有配合，之后，张波让依兰县拘留所的那三个人逼我按指纹，并说：没有指纹不收。金志伟、梁杨、王一博为了交差，对我大打出手，金志伟用擒拿术把我的手反锁到背后，王一博、梁杨使劲抠我的手，张波还有卫生所张姓大夫也都协助他们，我被压在桌子上，胳膊和手腕疼的不敢动，桌子卡着胸，无法呼吸，我的手被抠出了血。手指一个个的被掰开，滚上了黑墨。 


 我被送到了一大队，这是我第二次被劫持到这里非法劳教，两年前这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残酷的一幕幕又开始上演。 


 那天值班的是副队长刘畅，刘畅找来一个因卖淫、盗窃而劳教的女犯李春芝包夹我，并令她强行剪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被剪得凌乱不堪。我被关在一大队三楼大厅，强迫我坐小凳，不让我到食堂吃饭，大家开完饭后，派人给我送来，送来的菜汤已经是冰凉的。 


 到了晚上，大家八点就寝，把我和李春芝关在二楼队长室对门的小办公室，十点时，让李春芝去睡了，一直不让我睡。我问值班的狱警，她们说她们说的也不算，是队长王敏让干的。 


 到凌晨三点半，我跟值班狱警吴金花说：王敏到底想干什么？想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吗？还在迫害大法弟子吗？她说：不是，我想是怕你睡不着，让你陪我们值班吧。多么荒唐的解释。我说：我很困，今天早上六点，依兰县拘留所就动身往这来，到这就将近十一点了，之后又强按指纹，我现在很困、很累、很冷。她说：啊！那你去睡吧。 


 打开寝室门，奇臭的气味令人窒息，一百多平米的房间，住着七十多人，上下铺的床一个挨一个，下铺两张床睡三个人。封闭的室内摆着三个大塑料桶，一个大便桶、两个尿桶。我被安排住在下铺两个人的夹空，两个床的垫子高低不平，中间还有大缝子，室内的温度将近零上五、六度，我已经冻透了。 


 我没有行李，来时，拘留所副所长梁杨给我带了两个小薄褥子，我没脱衣服，盖上两个小褥子蜷缩成一团儿。 


 四点二十分，我刚要睡着，脚还没焐热，值夜的女犯就来叫我起床。李春芝也被叫了起来，我俩又被关到二楼的小办公室，继续坐小凳。六点钟，大家起床后，我俩又被关到三楼大厅，我穿的衣服很薄，又冷又困，于是坐在暖气旁睡着了。 


接下来的几天晚上，都是让我在冰冷的小办公室或走廊里坐小凳到十一点左右。早上四点多，叫我起来到走廊冻着，一直都不让我洗漱。 


 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刘畅值班，她不让我靠暖气，让我坐在大厅中间，我说：我很冷，而且这几天也没让我好好睡觉，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我不顺从。张艳丽把我从凳子上拽倒，狠狠的踢我。我正告她：你得为你的言行负责，你这样对我，是犯法的，国际追查组织正在追查迫害大法弟子恶警们的罪行。她听后停手了。


 她们见我不顺从，接下来她们各个狱警开始轮番的侮辱我，折磨我，谢秋香讽刺挖苦我；许巍不让我上厕所，我憋得肚子疼，膀胱快憋炸了；张薇一个劲的看着我的坐（转下页）（接上页）姿，让我按照她们要求的最痛苦的坐姿坐着；王敏告诉谢秋香不能让我舒服了，隔十分钟开一会窗户。面对着邪恶的疯狂我没有退缩，背着师父的讲法，身体充满无限的能量。恶警们冻得不行，也就把窗户关上了。 


绝食抵制　瘦得皮包骨 


面对恶警的虐待，我开始绝食反抗，他们给我野蛮灌食，用冰凉的自来水稀释冰凉的馒头，搅成的面糊。二十天后，张波来找我谈话，她请求我吃饭，并表示只要我吃饭就行，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不会再有人难为我，我不用劳动，不用报数，不用做任何所谓劳教人员做的事，我答应了吃饭。


 可是，此时的我已经被折磨得吃不下饭，而且食堂的伙食极差，早上凉拌冻大头菜、咸菜，中午水煮冻大头菜汤，晚上水炒冻大头菜蘸酱（大酱自备），我实在咽不下去，严重的厌食。我身体极度的虚弱，每天只喝几口米汤维持着，后来连米汤也咽不下去了。我瘦得皮包骨，一米六的个头瘦到七十斤左右，脸像个骷髅。 


 就是这样，王敏还是让我晚睡觉，早上还是提前叫我起来，我每天都跟着去车间，王敏让我在最冷的地方呆着，我的生命在一分一秒的煎熬着。每迈一步，我就念一遍：法轮大法好，生命奇迹的延续着。 


 煎熬了两个月左右，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早饭后，我昏倒在了食堂大厅。张艳丽踢我，说我是装的，卫生所的王美琪小大夫说我一切都正常。张艳丽不让我穿衣服，让犯人们拽我。犯人和张艳丽配合着羞辱我，说我在表演。后来他们给我做心电，发现我被折磨得心肌梗塞，他们为了掩盖病情，每次做完心电后，他们赶紧把检测的小票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和我说话。 


 我被限制洗漱一个多月，原本健康的牙齿出现了两个大洞，恶警们一直限制我接见家人，我家送的棉被、棉衣、棉鞋，她们没有给我，给扔到了地下室，等一个多月后给我时，衣服已经被老鼠嗑的不能穿了。 


 我骨瘦如柴，衣服单薄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、还有普教，都很心疼我，她们趁晚上睡觉时间，悄悄的把棉衣、棉裤、裤头、袜子、纸巾等生活用品藏到我的被子里，有时，还给我放点吃的。一次，在食堂吃完饭，有个法轮功学员看我没吃饱，就递给我她的半个馒头，恶警丛志秀大骂包夹我的犯人并威胁她，谁再给我东西，就给她加期。 


一天，大夫来给我量血压，我走到桌子旁，包夹我的普教马上把凳子摆好，我脱下的衣服她帮着拿，丛志秀看到后骂她：不要脸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你不是来伺候她的，再这样，我可不惯着你了。恶警们在摧毁着人们的善念，按她们的话讲，她们在培养精神病。 


普教们只要当着恶警的面骂法轮功学员，就可以讨好恶警，得到恶警的赏识。一次副队长张艳丽和一个警察聊天，她说：唉！崔恋恋刚刚培养出来，刚会当班长，就要解教了。另一警察说：学会管理了，回家后也可以用啊。张艳丽说：回家能用吗？！回家这样，不就成了精神病了吗？ 


“集训” 恶警报复 


在法轮大法的保护下，我的身体日渐好转，王敏看我身体好些，又开始策划进一步的迫害。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九点左右，她来到车间，就开始疯狂地喊：从今天开始集训，就因为你，所有人都跟你集训，去取小凳，我就不信管不了你了呢！以后别想过好日子，李海珊，李珍（这是两个诈骗犯，二十多岁，是恶警“培养”的迫害好人的工具）出来念“揭批”，崔恋恋（也是个诈骗犯，二十五岁，积极配合恶警迫害大法弟子，是恶警“培养”的班长）去取小凳。取来了四个小凳，隔三块地砖摆一个，摆在后厅中间。王敏走到我身后，拽我去坐小凳，我不配合，她把我按倒在地上，踢了我一脚，我质问她：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，这是体罚。她不再管我，没趣地说：不坐拉倒，不坐就站着，站一宿别睡觉。说着，又去拽大法弟子王丽娜、孙秀敏、张百华，他们三个都没配合坐小凳。王敏嚣张的让那两个孩子念诬蔑师父的话，我们四个一起脱下了劳教所的工服以示反抗。 


 王敏被我们的正行震住了，她没法收场了，她先找她们三个谈，她们三个把衣服都穿上了，之后来求我穿上衣服：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还把衣服脱了，左先凤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总想救人，救人得讲究方法，咱们得往好了处……我没有被她的伪善带动，决定不穿劳教服、绝食反抗。第二天，劳教所的副所长郝威、教育科长王晓伟、管理科长张波一起来见我，我当着王敏的面，控告了王敏的恶行，所长向我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 


 王敏心里憋着一股气，总想找茬治我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吃完早饭后，我像往常一样闭着眼睛在座位上坐着，教导员杨燕让我睁开眼睛，我没有听从杨燕的命令和要求。杨燕便指使班长崔恋恋管我，崔恋恋命令包夹杨凤玲打我，杨凤玲没有动。崔恋恋便将杨凤玲一顿数落，然后走到我身边，用手怼我的脑袋，我问她“为什么打人？”崔恋恋带有挑衅的说：“我没有打你，谁看见我打你了？”然后把我推倒在地上，狠狠地踢我。我从地上站起来后，对狱警吴金花说：“崔恋恋打人！”吴金花没吱声。崔恋恋在车间过道上叫嚣：“我有的是招儿整你们。反正我也要回家了，我也不怕加期了……” 


八点半，到了大家集体上厕所的时间，崔恋恋不让上，有的人憋不住，去请示狱警吴金花，吴金花不让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干自己手中的活儿。每天八点半过后是警察交接班时间，接班警察许春凤来后，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齐桂珍有高血压心脏病，向许春凤请示上厕所，说自己憋的心直哆嗦，许春凤答应了让她上厕所。可崔恋恋就是不让，她说上个班的队长说了不让，表现好的允许上厕所，（转下页）（接上页）表现不好的不允许上厕所。 


法轮功学员张玉梅要上厕所，被崔恋恋强行拽出来说：“谁让你上厕所了？”张玉梅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法轮功学员王东丽、赵艳菊去厕所，崔恋恋命令小组长高晶、范吉凤将二人从厕所里硬推出来。她们这种做法明摆着是不让法轮功学员上厕所。 


 面对这种非人性的迫害，法轮功学员采取理性的方式，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陆续脱掉工服，以示抗议。就在这时，王敏怒气冲冲地来到车间，首先冲进厕所，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从厕所薅出来，当时，我正在桶上蹲着，还没尿完，她把我拽倒在地上，就踢了我一脚。法轮功学员齐桂珍以为大队长来了，能够给一个公道，走到王敏跟前，诉说崔恋恋不让上厕所憋得心直跳，王敏当即就给她几个巴掌，打得非常响亮，我赶紧爬起来，冲上前阻止，王敏说：打的就是你。说着一拳把我打到，崔恋恋跑过来对我猛踢。


 我躺在地上有些发蒙，顷刻间所长、科长等十多个男狱警冲进车间，他们手拿电棍、如临大敌，车间里充满了啪啪的电棍的放电声，很多人被吓得犯了心脏病。他们用电棍把脱下工服的法轮功学员逼向墙角让她们蹲着。所长问：谁是头？王敏手指着我说：头在这。王敏把我拽出车间恶狠狠的说：我终于找到机会收拾你了。说着就开始踢我，打我嘴巴。就这样，我这个被她们隔离的不能和别人说话的人成了她们挑起的所谓“暴乱”的组织者。 


 我跟副所长马凤春说，崔恋恋不让上厕所，恶警吴金花听到后说：崔恋恋算个啥？警察不让她敢吗？我说：看来不让上厕所是你的行为！吴金花上来就给我四、五个耳光：今天打死你这个犟嘴的。全所的领导及警员还有卫生所的医生们都集中精力来“整治”我，要求我必须遵守所规队纪，吃饭、穿工服、参加生产劳动、报数、戴胸卡等。 


“小号”九天八夜的煎熬 


 他们把我关到小号（一个两平米左右的铁笼子）里，把我铐在铁椅子上，我的手、脚都不能动，身子也被固定住。他们在室内温度仅有四、五度的情况下，把窗户打开，三月份，东北的天气是刺骨的寒。我心里背着师父的讲法，身体像凝固了似的，没有了冷的感觉，开了一天一夜的窗户，他们见没效果，就关上了。


 之后，王敏以不让我上厕所来胁迫我，我对其他队长说：不让人上厕所是很残忍的事，不过就算是尿到裤子里，我也不会顺从的。 


 他们见这招也不好使，就又换新的手段。把我的手用铐子吊挂在铁笼子半中央，胳膊的重力向下坠，铐子卡到肉里，手肿的发紫，麻木的失去知觉。这样一天一夜后，他们怕我的手残了，怕承担责任，把我的手放下来了。 


 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晚上把小号的灯关上，并吓唬我说屋里有老鼠。守卫队的恶警龚建、王彦锁、王久信等见我打盹，他们就来踢门，我被吓得心怦怦直跳，他们整天整夜的不让我睡觉。我的心律达到一百五十多，血压也很高，身体哆嗦成一团，他们还不死心，所长马凤春让狱警们把我的胳膊用约束带捆紧，系到后边的铁笼子上，狱警李小宇像扎袋子似的使劲勒，几个小时后，我的胳膊手都紫黑，左手失去知觉，不能提裤子了。我的腿长期控着，被铁椅子锁着，一动不能动，腿肿的很粗，脚肿的不能站立，脚上毛细血管破裂出现无数的出血点。 


 我一直绝食绝水，卫生所的大夫们每天来给我野蛮灌食两次，每次是半盆绞碎的馒头糊，冰凉冰凉的稀糊灌到接近零度体温的身体里，整个身体像冻僵了一样。在迫害中，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了，我挺直了身子背着师父写的诗：“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”[1]，大法的能量在身体里涌动。恶警们不停的变换着招数，都没有得逞。 


第八天时，他们开始派人来请求我，对我没有任何要求了，只要我能吃饭，穿上衣服就行了，今后再也不会为难我了，劳教所的警察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自从把我关到小号后，全所警员加班，有的警察实在挺不住，生病住院了。我要求见大所长，四月三日，所长邹方亮来见我，我对他说：三月二十六日的事件完全是一队警察及普教们的恶行所至，我们是修善的，从来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我关进小号惩治我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代表所有大法弟子表达我们的夙愿：我们是被非法关押的，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。 


“软禁” 


 九天八夜的煎熬后，当晚九点多，他们悄悄的把我送到二队，关在三楼警察寝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，安排一个普教张亚华和我住在一起。表面上似乎给了我相对的自由，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，她们逼着张亚华限制我的行为，张亚华被折磨的精神紧张，晚上经常失眠。 


最后一个走出劳教所 


劳教制度被废除后，前进劳教所在释放在押人员时还想作恶，她们想办法让我写“三书”，所长郝威说：写了对你有好处，等你们当地六一零来的时候，我给你说句好话，不写呢，你的麻烦会很大。我被关到八月二十九号，是前进劳教所最后回家的法轮功学员。 


 回家时，劳教所恶警张波指挥依兰县六一零和三道岗派出所的恶警们架着我，逼我妈离开我，非要拆散我和妈妈，他们去了七个人，要把我抢到他们的车上。我妈拽着我的手不撒开，在抢夺、争执中我六十二岁的母亲抽搐昏倒了。在劳教所门口僵持了将近两个小时，邪恶的计划没有得逞，我们顺利的回家了。 





注：


[1] 李洪志师父诗词：《洪吟二》〈正念正行〉











  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


















